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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话

◇人物

一 个 文 学 工 作

者 ，一 位 著 名 的 诗

人，当他的诗歌日臻

成 熟 以 至 炉 火 纯 青

的时候，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风格。

吕 世 豪 的 诗 歌

在我的印象里，无疑

是 田 园 诗 的 代 表 。

一 位 与 共 和 国 一 起

成长的诗人，一位从

乡 下 走 来 ，乡 情 满

满 ，一 辈 子 讴 歌 家

乡 ，且 放 弃 名 利 ，乐

此不疲的诗人，是应

当得到人们尊敬的。

他 应 当 是 这 块

沃 土 上 写 诗 最 多 的

人，也是倾注感情和

才华最著名的作家。

记得五十年前，

我 们 在 汾 阳 师 范 的

一间普通的教室里，听取了一节难忘的诗

歌点评课，那是著名教育家刘辉汉老师点

评世豪兄刚刚发表的一篇《抗旱图》的诗。

家乡十年九旱，事关农民衣食，记忆中的光

绪三年和二十六年大旱，曾使赤地千里，饿

殍遍野。集体化后，农村的抗旱斗争成了

农业生产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全民战役，它

代替了传统的祈雨仪式，彰显了战天斗地

的豪迈。所以这篇作品的影响就不只是吕

梁山区了。

那真是一幅至今难忘的图画，男女老

幼，车水马龙，盆盆罐罐，有声有色。那时，

作者还在通讯组任职，乡间的情愫，下乡的

采访，田间的劳作，战斗的号角，使他能够准

确地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将这样一段全民上

阵的抗旱场面描绘得活灵活现。

几十年以后，当诗人已然大步迈入诗歌

殿堂的时候，他已经在全国田园诗大赛中获

奖并被人们誉为田园诗人了。记得在一次

诗歌研讨会上，山西省著名作家张不代以一

把镰刀称谓我们的诗人，赞叹他不停收割的

一生。汾阳人有一名俗语“放羊的和割草

的”比喻后者千万不能停下手中的镰刀。他

一本本鸿篇巨著问世，让省内同行羡慕不

已。这是乡下人的本色，也是田园诗所以得

到广大读者喜爱的缘由。如同田园里的果

实，在老农一年四季辛勤抚育下，终于果实

累累的时候，那份甜蜜和氤氲，局内人体会

更深。

现在，我们都老了。一辈子与文字打交

道的我们一代人都步入古稀了。回首自己

一生的奋斗，爱抚等身的著作，那是心血和

汗水的结晶，一切的名与利都付诸东流了。

而坚守的仍是这块阵地，耕耘的仍是这片沃

土。当诗歌如小溪般流淌之时，唱出的仍然

是那首乡情，浸入脏腑的甘甜，引人入胜的

故事，动人心弦的韵律......乡愁，大地，母亲

和诗，养育和呵护着我们的父老乡亲，那就

是乡下啊。到乡下去，让自己变成一粒种

子，把诗的精神、诗的灵魂、诗的光彩植入芬

芳的泥土，让她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抑或植被大地的小草，还天地间绿色和生

命。这就是田园诗的归宿。

（作者系山西省作协会员《汾阳县志》主编）

吕世豪出生于 1945年 1月，汾阳市肖家庄人，

是我市首批命名的“吕梁人民作家”。他就是从汾

阳这块钟灵毓秀的沃土上，走出的一位国内著名诗

人。他以一首《抗旱图》登上诗坛，至今笔耕不辍，

2017年出版《吕世豪诗歌全集》8卷，收诗作近万

首。他曾连续两届获全国新田园诗歌大赛一等奖，

连续多年入选全国年度诗选，并有中英文对照诗集

发行海外。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

理事，山西省作协四届理事、五届全委委员。

6月 3日至 10日，我通过电话、微信，语音和文

字，与吕世豪先生就其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入的访

谈，本期择要刊发，以飨读者。

永远眷恋的故乡和乡土诗歌创作

记者：你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现在还记得吗？

吕世豪：我的第一首诗《抗旱图》，创作于1973
年春天，发表在《山西日报》4月3日副刊，距今已过

去了 47年时间。全诗近 60行，反映了吕梁山区抗

旱下种的恢宏场景，影响颇大，奠定了我在山西诗

坛的位置。贵报的前身是《吕梁通讯》，我初时的不

少诗歌曾在它的副刊发表，可以说我是从这张报纸

上走出来的作家和诗人。彭化高先生德高望重，是

我最敬重和怀念的一位报人。

记者：1979年，你的第一部诗集《血花》出版，第

二部诗集《乡恋》在1989年出版。这期间正好是你

34到44岁之间，是一个人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段，为

什么反而没有诗集出版，你的诗歌创作，还在坚持

吗？

吕世豪：《血花》是一部叙事诗六人合集，也

算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叙事诗《爱情的旋律》，

讴歌了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一位英雄战士与青

年歌唱家之间的纯洁爱情。《血花》之后十年时

间，我的第二部诗集《乡恋》才出版。是因为当

时我被任命为汾阳阳城乡党委书记，这是汾阳

县第一个大学生乡党委书记，我不能给丢脸。

在这期间根本没有时间写作。那时，《晋阳文

艺》杂志要给我的《把门锁》一诗颁发作品二等

奖，都是偷偷去省城的。第二部诗集出版时，我

已在宣传部长任上。

记者：你被誉为乡土田园诗人，大部分诗都是

在歌咏农村生活。十年沉寂之后出版的诗集《乡

恋》，都是乡土田园题材。你出生在汾阳，学习、工

作、生活都在汾阳。我注意到，你创作的大量诗歌

都是在歌咏故乡、歌咏农民和农村生活。你甚至有

三部诗集的名字都离不开故乡。《乡恋》（1989年）、

《回望故乡》（2014年）、《咀嚼乡愁》（2016年）。故

乡，是不是你诗歌的源泉呢？这块土地，为什么会

给你带来那么的灵感和感触？

吕世豪：因为爱。汾阳是我的故乡，故乡养

育我多年，不能忘本，我一生眷恋这块热土。吕

梁地区十次提拔，和北京三大新闻报刊商调，都

未能动摇我的意志。我的大量农村题材作品，

以及所创作拍摄的几部电视连续剧，都取材于

汾阳。我热爱并熟悉这块土壤，热爱在这块沃

土上劳作的父老乡亲。这里是我创作的源泉，

一拨儿一拨儿的素材和人物，都取之于此。实

际上，与乡土有关的诗集不止三部。比如《永恒

的初吻》（1997 年），和手头上结集、但没有付梓

的《从酒乡出发》等，都是农村题材的诗歌。另

外，在其他诗集中，也有不少田园诗的内容。在

《韵语无痕》的序中，我国著名诗人雷抒雁就曾

这样评价：走进他的诗集，就像走进一座五光十

色、包罗万象的乡村民俗博物馆。这些诗以其

农事的独特和诗人对农事的熟悉与热爱，洋溢

着朴实与新鲜……

微型诗和行旅诗

记者：你的诗歌创作中，微型诗占了很大的比例，

三部微型诗集《微思集》（1991年）、《吕世豪微短诗选

集》（2001年）、《微型诗600首》（2011年）。微型诗在某

种程度上讲，只要有灵感了，随时都可以写两句，创作

相对简单。但是倘若创作了近三千首微型诗，其难度

就几何级加大。你为什么会对微型诗创作感兴趣？

对微型诗的创作，有什么心得？

吕世豪：我们知道，山西的主打食品是面

食。回顾我的写作历程，和我曾经写过的散文、

电视剧及报告文学相比，我的主打作品是诗歌，

而诗歌中的主打项目又是乡土诗。50年业余书

写，许多农田农事农具的写作不计其数。乡土

诗之后，才衍生出我对行旅诗、爱情诗、哲理诗

和微型诗的尝试和探索。不觉中，镰刀在我的

诗作中出镜率最高。1994 年 5 月，省作协在我

的家乡为我举办“诗歌作品研讨会”。著名作家

张不代先生的发言题目，就是《啊，你这把镰

刀》。他说，你不断在讴歌镰刀，其实你就是一

把镰刀，无季节的播种，也无季节的收割。微诗

创作是我写作的另一翼，我最早的《微思集》，就

是我在吕梁地委党校学习时完成的。住校一

月，我是借着简陋的床板和打饭的窗口，完成了

我的哲学思考和诗体笔记。除过前边提到的三

部诗集，《独语无边》和《细语无声》也应列入微

诗系列。它们和《韵语无痕》是“诗意的栖息”丛

书系列，2009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首都

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陈列销售，我亲自

去看过几次，心里很高兴。数千首微型诗，成全

了我乡土诗之外的另一道风景。

记者：我听过一则趣闻，说是吕世豪出访 15

天，就背回了一本诗集，我专门考证了一下，这部

诗集就是《巴黎梦·柏林雨》，题材既不是你擅长的

田园诗，也不是微型诗，更像是行旅题材，而且，你

还有同样行旅题材的《塞北雪·江南雨》，很像姐妹

篇。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吕世豪：好的。行旅诗是我在乡土诗之外，

另辟蹊径的又一个战场。上世纪九十年代至

今，我先后四次随山西作家考察团出访亚非欧 9
国，带回了大型文化散文《韩国记行》《掀开埃及

一扇窗》及诗集《巴黎梦·柏林雨》等作品，在出

访作家群中，我算丰收的一个。传闻，所说的就

是这本诗集，其实，大量的增写、修改及文字润

色工作，还是回国以后完成的。巴黎是世界艺

术的殿堂，也是许多艺术大师的摇篮，不少知名

画家音乐家名人，都会以在巴黎街头有过淘金

经历引以为荣。1998年 10月 11日，我就曾冒雨

打座巴黎街头，不管不顾写下过《雨中巴黎》的

诗作。《巴黎梦·柏林雨》和《塞北雪·江南雨》，是

我行旅诗集的一对姊妹篇，均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影响颇大。

灵感以及其它

记者：灵感是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不可捉摸的东

西，但是搞创作，尤其诗歌创作，都会谈到灵感的问

题。你在几十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中，怎么看待这个事？

吕世豪：灵感是创作的灵魂。灵感这东西，有

时来自生活，有时来自书籍、电视、手机或闲聊，无

处不在。对于灵感的闪现要有敏感，要善于捕捉，

不能给轻易溜掉。灵感不是农家的米面瓦瓮，挖

了就没了；它是山涧的泉水，舀过之后就又满上。

当创作进入山穷水尽的窄巷，灵感是会带你走向

柳暗花明的。

记者：50年来，你创作了近万首诗歌，这是一个惊

人的成就。但是，几乎所有的行业，都会有因为长时间

重复而产生懈怠和烦躁的时候，你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有没有感觉到是在重复自己？江郎才尽？

吕世豪：我退休已经20年了，这20年仍旧行驶

在创作的快车道。但廉颇毕竟老矣，中间又生场大

病，现在仍是康复期。一生爱诗如命，诗歌写作是

我生命树干上的最后一片绿叶。一生业余，至今仍

不停笔，已经出版的17部诗集，一半是退休后的作

品。眼下，还有《正是瓜棚听雨时》《寺里有一池碧

水》等三部诗稿积压案头。写诗近万首，算是一个

疯老头吧。何日江郎才尽了，写得诗不诗的了，思

中和李牧两位晚辈给我盯好，拜托到时提个醒。

记者：哈哈，好啊！回头我和思中说一声。2014

年，《抚摸诗歌的温暖》一诗发表，这首诗独树一帜，我

认为它属于诗论，以诗论诗，是你对诗歌、对当今诗

坛的认识和反思。可以就这个谈谈吗？

吕世豪：作为诗人，肯定要有自己的诗歌立

场和诗歌观点，你不是专业诗人也概莫能外。面

对新诗走向和今后发展，许多诗人忧心忡忡。前

年夏天，我两次受中国诗歌学会邀请，去中国新

诗发源地北京大学，参加“中国新诗百年纪念”活

动。期间，黄恕波主席还设宴招待了外地诗人。

无论谢冕、西川、于坚等诗界大家发言，还是与其

他知名学者座谈，我都很难理出头绪。中国新诗

肯定要发展，不发展死路一条。当代诗坛，总不

能永远让《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之类诗歌独

霸诗坛吧！在一些青年诗人心中，好像写上几年

诗歌，然后再备上一条上吊绳子就够了，就可以

全身而退去做诗圣了。当代诗坛谁主沉浮？在

诗坛，像《沁园春·雪》《回延安》《雷锋之歌》《小草

在歌唱》之类的经典还可以再现吗？它们还会再

次成为当代诗歌的主旋律吗？

我鄙视当代诗坛的各色流派，觉得挺无聊

的。朦胧诗出现至今，中国诗坛门派越来越多，诗

论越来越怪，诗人队伍越来越长，但好诗却是越来

越少，读者群体也越来越稀。泱泱诗歌大国，诗却

每况愈下，让国人泄气。许多文人，都在怀念上世

纪 80年代诗坛盛况，我是过来人，当然不能例外。

但感叹归感叹，过去是回不去的。平心而论，在各

门派中有些诗还是不错的。对他们的代表性人

物，和他们身边一些公认的好诗，我是很关注的，

我都会像钟表师一样，对这些诗作要拆卸开瞧瞧，

然后再组装上去。从一拆一装中汲取营养，武装一

下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这是宗旨，这样才

不会落伍。

记者：1982年，你在《绿衣使者颂》中，第一句就

是“我是一名成就甚微的业余诗人”。我也注意到，

你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自己是名编外诗人、业余诗

人，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如今你功成名就，著作等

身，还认为自己是业余诗人、“编外”诗人吗？为什么？

吕世豪：我这辈子基本上走的是业余创作的

路途，不是谦虚之说，是事实。回望我走过的文学

之旅，路途曲曲拐拐、点点滴滴，不是用一个简单

苦字能说清楚的。多年行政缠身，很难静下心来

精雕细刻过一首诗歌，这是我的遗憾，也是命运使

然。细想路遥一生，先后找过两个北京知青，一个

林虹，一个林达。我的爱人是天津知青，叫林玉。

人世间林子大了，甚的鸟儿都有。路遥的两只鸟

儿中途都飞了，造成他人生的极大悲剧。我的鸟

儿一直厮守诗人身边，现在成老家雀了。她就落

在我的屋檐下，打理全家的柴米油盐，一生相依相

守，没有磕碰出一道裂纹，这才让我能在平凡的世

界快乐写作至今。这点和路遥相比，我是幸运的。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结合你的生活和创作，

可以对年轻的诗歌创作者们谈一些建议吗？包括

成功，包括人生和创作。

吕世豪：（1）学会说人话，用人话创作让人能

看懂的诗歌；（2）写诗一定要有厚实的生活功底，

不去捕捉不着调的意象，不做无病呻吟状。要写

自己观察最细、体悟最深的生活。就如一名孕妇，

你肚里没货，躺上产床硬生是生不出来的。（3）向

中国的诗歌传统学习，向外国诗人的优秀作品学

习，在学贯中西中壮大诗歌；（4）在忙着当诗人前，

先要学会打理诗歌，在语言的打造上要有种断腕

精神。

习惯上，我一直称呼吕世豪先生

为吕书记，至今亦然。

又是，吕世豪先生是我相交甚笃

十数载，经常彼此牵念的忘年之交。

私下里，无论见面或是隔三岔五通电

话，我们总会先相互打打趣，天马行

空一般调侃对方几句，再言正事。至

今亦是如此。

被一个老男人牵念，同时，也牵

念着这个老男人，想想，这种感觉真

是奇妙。

按理说，吕世豪先生是典型的官

场中人，他先后担任过汾阳县委通讯

组长、阳城乡党委书记、县文联主席、

宣传部长、汾阳市委副书记等领导职

务。但是实话实说，我从他的身上，

居然感受不到一星半点儿的官样。

要我说，他就是一个说话幽默风趣，

真性情的高产作家嘛。不过，经常听

汾阳的文友们聊起他为官时，在各个

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不俗的政绩和良

好的口碑。联想到他曾荣获山西省

宣传思想工作标兵，曾被省劳动竞赛

委员会荣记一等功时，我倒有些个恍

惚了。

直到最近，拜读了吕世豪先生的

散文《文峰塔十年祭》，我才约略体味到

作为一名县级领导，当年，他为了做成

一件有意义的事，所面临的种种意想不

到的困难、质疑、委屈、变数、困惑、失

望，再有的，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心胸

与精神境界。

1997年，吕梁市委、市政府命名

首批“吕梁人民作家”，吕世豪先生实

至名归位列其中，这倒并不意外。

纵观山西文学界，无疑，吕世豪

先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换言之，他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且

是在一边为官一边为文的情况下，时

至今日，依然笔耕不辍。试想，一个

作家五十余年来，能够持久享有旺盛

的创作状态，放眼全国文坛，又能有

几人？由此，他的创作成就、创作产

量得到行内的认同及赞誉，是理所当

然的事。若单论创作产量，毫不夸张

地说，寻常作家终其一生努力，都难

望吕先生之项背。

截至目前，吕世豪先生共出版各

类文学著作 41部，约 600万字，诗作

曾连续两届荣获全国新田园诗歌大

赛一等奖，连续多年入选全国各种版

本的年度诗选，并有中英文对照的诗

集发行海外。用著作等身评价他，似

乎并不为过。

过去，我一直久闻吕世豪先生之

大名，而真正近距离接触他，则缘于

2008 年 10 月，由汾阳市召开的诗歌

协会成立大会。

是日，因了工作缘由，我应邀参加

了会议。席间，我除了见到省作协副

书记、副主席杨占平等一干人外，竟发

现国内诗界泰斗，原鲁迅文学院常务

副院长雷抒雁、《诗刊》主编叶延滨、副

主编李小雨、编审周所同诸先生亦在

座。这便有些意外了。试想，一个县

级市的诗歌协会成立，何至于会惊动

国内顶尖的诸多诗界大咖？联想到全

国各地诸多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文

学活动，此类级别，此类的文学活动，

恐怕并不多见。由此可见，除却他们

对吕世豪先生诗作的高度认可外，另

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只能归结为

吕世豪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了。

在我看来，而今，吕世豪先生是75
岁的年龄，57岁的身体，37岁的对于生

活的热爱以及充沛的文学创作激情。

现实生活中，他是一个性格耿直、

表达方式直截了当、行事做派雷厉风行

的人，一旦认准的事，即刻付诸行动，绝

不拖泥带水，典型的北方汉子形象。

不过，这只是他的一面。我的忘

年交老友吕世豪啊，他还是个十分有

趣的人。

近些年来，无论吕梁作协还是汾

阳作协，每年都会组织诸如座谈、采

风、作品研讨等关于文学话题的活

动，加之，大家私下交流、交往也颇是

频繁。文朋诗友们聚在一起，自是没

有那么多讲究。只要吕世豪先生在

场，往往，说话幽默风趣的他，就会抢

尽风头。这个有趣的老汉总会拿捏

好火候，主动出击，撩拨一下张三，逗

弄几声李四。于是乎，在场的张三、

李四、王五、赵六、李二麻子很快结成

同盟，纷纷出手，群起而攻之，众人七

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话题五花八

门，比如吕先生喜欢教老太太抖空竹

啦，和鲁院一位女学员初次见面，就

把人家迷恋得五迷三道啦，等等不一

而足。如此，他很快招架不住，在众

人畅快的欢笑声中，急吼吼抓耳挠腮

一番，直至憋出一句国骂，遂哈哈一

笑败下阵来。

据说，吕世豪先生抖空竹的技

艺，的确是了得。之所以“据说”，是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未曾领略过他

抖空竹的风采，至于他是否有教老太

太抖空竹的爱好，更是不得而知。但

是，关于他被鲁院女学员迷恋一事，

我倒是见证人。

有一件事，令我铭刻于心、感念

至今。

2010年，我曾在鲁迅文学院第十

四届高研班学习四月整。期间，自然

与常住北京的吕世豪先生相聚若干

次。是年冬季，我偶返吕梁，恰巧吕

先生正在汾阳老家。于是，他再三再

四勒令我去京时，务必提早告知，并

约定在汾阳高速公路口处一见。那

个时候，吕梁火车站还未开通，我通

常的出行选择，是乘坐停在吕梁宾馆

门口，然后直达北京六里桥西客站的

大巴车。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夜，当大

巴车到达汾阳高速收费站口，去接汾

阳、孝义赴京的旅客时，隔着老远，我

就看到吕世豪先生和文友王春雷。却

是，他二人特意送我一箱汾酒，只为着

我喜喝汾酒好交友，只为着想让我鲁

院的同学们，也尝尝山西汾酒的滋味。

那日，鲁院的学习即将结束，接下

来，便是我们的最后一道菜——结业

联欢晚会。中午，我用汾酒招待了一

帮鲁院的同学，当然了，也特地邀请到

吕世豪先生。席间，实际上并没有任

何出格举止，无非是，同学中有一位长

相圆润甜美，年约五十的东北美女作

家，当她知晓吕先生既是领导，又是丰

产作家的身份后，遂眨巴着柔软的眼

皮，一而再再而三，用她会说话的笑盈

盈甜到发腻的大眼睛，欣赏这位来自

晋西北的老帅哥，喜悦和崇拜之情溢

于言表，竟将我等在座的一干男性同

学，置于无物之境地。仅此而已。

作为一个文学人，自身的创作成

就很高，自能获得同行和读者的认可，

说到底，作家是要用作品说话的。而

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还能够乐于

助人，积极主动地扶掖后学晚辈，以自

己的威望、影响力、号召力，营造出一

方文学氛围，带出一支强悍的文学创

作队伍，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近些年来，吕

世豪先生为我市十余位未名作者写过

序、评论文章；陆续为《吕梁文学》《吕

梁日报》推荐过大约三十几个刚刚起

步，有发展潜力的文学新人作品。另

外，据我所知，凭借他直接的、间接的

努力，加入国家级、省市级作家协会组

织，或首次在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发

表作品的我市作家，也不在少数。

感慨之余，我常想，如果当下的

文坛，多一些这样的人，该有多好。

是的，吕世豪先生正是这样一个

有趣的人，真性情的人，有情怀的人。

这样一种人，令人想不敬重，都难！

（作者系吕梁市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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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世豪诗歌精选

山沟里的女人

只相信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总爱以泪水

去冲淡生活的忧愁

男人是垄背

女人则是垄沟

山沟里的女人

常常将自家男人

吊挂在口头

男人有点儿短处

也不愿背后

让人去戳指头

男人是衣领

女人则是袄袖

山沟里的女人

总愿在男人的碗里

炫耀地搁俩馍头

自己甘愿

村 妇
太阳每一次降落

都将血红挂上树梢

渐渐地 阳光成了秋的久远

血红便凝成了红枣

感觉一颗颗红枣

感觉军民感情曾经的拥有

怀念成了搔不去的痒痒

成了逝去潮汐的某种波涛

曾经的那些枣树

都筑有一蓬记忆的鸟巢

红枣更替着不断的青绿

鸟巢却捧一掬长不大的童谣

不甘寂寞的那些红枣

总爱炫耀于最丰收的枝条

一只只粗糙的手掌

常用细腻将历史灼烤

凝视红枣 凝视

枣树枝头每一个最后的情节

凝视 成了一种感情的久远

久远作一堆篝火的燃烧

抚摸红枣 抚摸

一种逐渐淡去的记忆

抚摸 成了一种窒息的心跳

心跳作一章最富特色的烛照

（组诗《远去的山村》，获全国
第二届新田园诗歌大赛一等奖，
此为其中一首。）

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

我才缓缓地穿行在杏花雨里

触凉凉的雨 似丝

织一幅迤逦淡雅的情怡

染浅浅的绿 似诗

谱一支春光圆舞的序曲

春是一个有声有韵的立体

我才依依地穿行在杏花雨里

踏纷纷的花 似泥

雕一尊牧童归途的立意

沐薄薄的雾 似纱

纺一抔扑朔迷离的魅力

春是一个有情有致的立体

我才甜甜地穿行在杏花雨里

闻隐隐的香 似酒

醉一回杜牧清明的诗句

融淡淡的脂 似色

涂一抹春江水墨的命题

所有的故乡

不及黄土地的故乡

所有的奶香

不及黄土地的奶香

所有的热炕

不及黄土地的热炕

所有的回望

不及黄土地的回望

所有的歌唱

不及黄土地的歌唱

所有的黄土地上

都种有爹娘一样的高粱

发表于《诗刊》
2008.8上半月刊

红 枣

黄土地

喝一碗稀粥

啃半拉窝头

男人是耙耙

女人则是抠抠

山沟里的女人

还爱将辣椒

高悬于垴畔窑头

以显示生活的富有

扯不断的乡情

便是土窑畔上的

夹壁邻右

男人是褂子

女人则是纽扣

山沟里的女人

有时是女人

有时却是男人

每当那口离家远走

不管人去何方

心都牵在身后

男人是大篷

女人则是车轴

（此诗获全国第三届
新田园诗歌大赛一等奖）

杏花雨

三川河
16期·吕梁人民作家

吕梁山穷

生存在

大山褶皱里的山民

都像

黑山羊老黄牛一样

祖祖辈辈绵善实诚

只要一走出大山

一个都不认怂

无论行走在

都市深处的

大街小巷

其海拔高度

都和吕梁山一样

巍峨高耸

哪怕一颗沙粒

游离在外

都是一尊

敦厚的山岗

能给自己遮雨

也可为朋友挡风

吕梁山人


